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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这个词应该是南方人对看小孩、做家务的
女性的口语称呼。 在上海，操着一口吴侬软语，唤一
声：“阿姨呀，……”然后开始分配一天的家务活计，
在一个北方人看来就有了点精明持家的味道。 在北
方，我们更习惯称阿姨为保姆。不过，时间长了，一个
饭桌吃饭就像一家人一样，还是亲切地称“姐”“姨”
更恰到好处。 尤其是看孩子的阿姨，将心比心，你若
不把人家当自家人， 人家怎么会把你的孩子当自己
的孩子呢？

春节前，和母亲带娃出去玩，听见阿姨边带孩子
边讨论回家过节的事。两个东北阿姨聊，一个问：“你
几号走？”“我还没定呢，孩子爸妈说想让我跟着去三
亚，但是奶奶不太愿意，怕费钱……”另一个边说边
瞟了一眼不远处的孩子奶奶。 同乡眼神里掠过一丝
羡慕，但又不甘示弱：“我要回家过年，孩子爸爸给订
的机票，开始说买动车票，后来看不好买，我说那就

给我订机票吧。 ”“哎……”俩人几乎同时叹口气。 过
了一会，一个跟另一个说：“过了年我不想来了，快两
年了一直没给我涨工资，眼看孩子快上幼儿园了，我
得重新找下家。 ”另一个接着说：“现在活儿不好找，
找个好人家更难，说咱们要的工资高，那现在就这市
场，人家月嫂一个月都挣一万好几呢，这一周来岁似
走不会走的小孩不比小月孩儿好带。 ”

母亲是个爱唠嗑的人 ， 凑过去问其中一人 ：
“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 阿姨看了我妈一眼， 说：
“6500。 ”母亲吃惊地问 ：“给这么多啊 ”，又逗她 ，
“你看像我这样的，能做阿姨吗？ ”阿姨仔细地瞅了
母亲一眼 ，又望了一眼不远处的我和孩子 ，笑了 ：
“您岁数有点大啦，再说您这不有任务在身吗？ ”说
完抱起孩子走远了。 “都做什么啊就挣这么多。 ”母
亲还是想不明白。

在母亲眼里， 看孩子是随便哪个妇女都能做的
事，自然不值这么多酬劳。 但在现代育儿理念里，看
孩子的阿姨叫育儿嫂，他们不仅是看好孩子，还要给
孩子搭配营养饮食、启蒙孩子早期教育，有的还会一
些幼儿推拿等救护措施。我若说这些，母亲自然是瞠
目的，假若是前几年刚有孩子时，我自然要和母亲好
好讨论一番，但现在我懒得说了，不是因为别的，而
是我自己对这一育儿理念都持怀疑态度。 尤其是有
了二胎以后，养育孩子不再像当初那么紧张，变得更
加随心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看见几个阿姨
真的有那些先进育儿经验。

2012 年，我生大宝，月嫂是大连人，说话干脆利
落，曾在酒店做过厨师、面点师，做饭花样翻新，她给
孩子洗澡、抚触，按时叫我喂奶、哄睡，带孩子做简单
的卡片识别，耐心细致专业得到全家人的认可。兴许
是见过了专业的， 接下来再挑选育儿嫂怎么也不满
意，试用几个都是一天不到就辞退了，直到我和先生

转变想法， 托人从老家找到一个远房亲戚， 事实证
明，在漫长的育儿路上，可靠比专业更重要。

阿姨们在楼下看孩子时候互相聊天， 说得最多
的就是待遇，一比较，难免这山望着那山高，她们又
不愿离开熟悉的环境，因此，找下家也多在一个小区
内。有时候下去溜娃，看见这个阿姨前几天还带一个
小男孩， 这几天就换了一个小女孩， 一问是换了雇
主，工资自然也跟着涨了几百。就这样，没几年，小区
阿姨的工资就从四五千元涨到六七千元。

后来阿姨们建了微信群，大家互通信息，休息日
还约着一起逛街。有一天，一个孩子妈妈把我拉进一
个群里，说：“阿姨们都联合起来建群了，我们为什么
不能！”于是妈妈们也联合了起来。还别说，通过这个
群，大家确实交换了不少有用信息，谁家需要临时来
个大扫除，谁家紧急需要一名看孩子的阿姨，谁家需
要找个月嫂……群里人都相互推荐。

妈妈群里最近讨论最多的就俩事儿， 一是过年
给不给阿姨发红包，给多少；二是正月里找阿姨难。
看似是俩事儿，其实也是一个事儿，就是钱的事儿。
过年阿姨荒，是早就被媒体报过的，这个时候就看谁
家出手大方了。 妈妈群里对给红包一事一直从年前
讨论到年后， 有人说听自家阿姨讲她有个同乡过年
红包 8000 元还跟着去美国旅游；有人说她听过最多
的是给 2000 元和一部手机；有的说给个三五百元意
思一下就行了；有的抱怨“咱们在单位累成狗，领导
还有不高兴埋怨的时候呢，阿姨平日里不敢得罪，过
年还大红包给着”；有的说“我不惯着，又不是干的感
天动地的好，谁家给的多爱走就走”。

大家越说越起劲，还有人贴出了北上广深的月
最低工资标准，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为 2300 元为
全国最高。 大家觉得阿姨在服务行业里绝对算是高
收入群体了。 妈妈们感慨颇多，可是年马上就过完
了，初七一上班，家里没人带孩子的又慌神了，妈妈
们互相打气：再忍一忍，等孩子一上幼儿园就可以
不用阿姨了。

这不， 这几天群里又开始找阿姨了，“谁有不住
家的阿姨给介绍一下，价钱在 6000 元以下的？ ”“想
找一个带小孩的阿姨， 麻烦问问过来人一般都给多
少钱啊？ ”……

知识给人重量，成就给人光彩，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光彩，而不去称量重量。 赵春青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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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地虽不是闹市
区 ， 却非常当道 ， 因而底
层楼道和临街街沿便成了
从农村进城来卖苦力背背
篼的人的栖身地 。 不管是
夏天还是冬天 ， 也不管是
晴天还是雨天 ， 晚上稍晚
回家都能看见地上密密匝
匝睡了一地的 “背篼 ” （大
巴山的背夫 ）。 他们衣衫
褴褛 、 睡卧独特 ： 一床脏
兮兮的被子裹在身上 ，既
当 被 子 又 作 褥 子 垫 在 身
下 ， 头上枕着外衣 ， 脚便
放在背篼里 ， 整个家当便
全都有了着落 。 问他们为
何睡在街沿而不住旅馆 ，
他们的回答统一而简单 ：
一则省钱 ， 二则方便 ，如
遇深夜有活干 ， 顺便还能
挣点钱 ， 说到底就是为一
个 “钱 ”字而已 。

看他们一个个身着油腻腻、脏兮兮的衣服，晚上随地而
卧，白天频繁流动，附近的居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特别是
楼上住着的大姑娘、小媳妇，一到晚上就不敢从他们面前经
过，要回家就得事先与家人预约，让家人来楼下迎接，问其
原因，他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只说晚上一见着密密匝匝睡在
街沿的一大片“背篼”心里便觉得害怕。 日子长了虽相安无
事，但邻居们仍加倍提防。住在九楼的我也在家人的劝说下
安上了防护栏，加固了防盗门。谁家的孩子哭闹不听话或学
习不好，家长便说让楼下“背篼”背去或长大去当背篼，这一
家训已成整幢楼的法宝，非常管用。

去年临近春节前几天， 乡下亲戚托人捎来一点土特
产———一捆二十根甘蔗。从长途车上卸下来便难住了我，沉
重的“分量”让我一介书生扛不动，也丢不下这个面子，乘面
的包夏利也不可能———甘蔗修长的身躯容纳不下。 只得叫
住一个“背篼”，“背篼”脸上灿烂的笑容并未抹去我不屑一
顾的神情，当我冷冰冰地说出要背的东西和要去的地点后，
“背篼”仍笑嘻嘻地说：“行，老板，路那么远，给多少钱？ ”不
愧是下里巴人，不就一个“钱”字吗？ 我心里想着，嘴里硬硬
地抛出两个字：“两块”。 “背篼”哀求说：“老板，路那么远，
又是新年大节的，能不能加一点？”“三块，背就背，不背就拉
倒”。 字虽多了几个，但我的态度却更恶劣。 “行，老板，你在
前面带路嘛。”见我加了一块钱，“背篼”喜笑颜开。他的生意
做成，我的困难解决，于是提着公文包，昂首阔步在前面开
路。 途中恰逢一朋友，多年未见，几句问候、几句家常、几句
祝福，已耗时一刻多钟，忽然记起“背篼”，举目四望早已不
见踪影。 “糟糕，这东西把甘蔗给背走了。 ”便急着与朋友告
别。 东西虽不多， 也不值钱， 但新年大节的， 办事图个吉
利———处处顺嘛，于是便四处寻找，连踪影也不见，我想可
能这厮早已将甘蔗倒手卖了又另谋生意去了———一捆甘蔗
好孬也能卖上二三十元，比三块钱强多了。无奈之下我只好
打道回府，心中还直骂道：“下贱胚子，素质太低……”

走到楼下，首先看到的是甘蔗，再见到的是穿着那件油
腻腻的淡绿棉袄、身材矮小的“背篼”。 他一见我下车，便迎
上来，说：“老板，对不起，我看你忙，不便打扰，就先走了，哪
晓得等你这么久……还真不知把货放在哪里等你更好！”此
时我看着他那黑瘦且布满灰尘的脸，脑海里一片空白。

当今社会，有的人为官着迷，着迷得近似疯狂；有的人
为钱着迷，着迷得铤而走险，甚至用生命做代价……而这些
“背篼”———以卖苦力挣钱而背井离乡寄居于过道街沿上的
淳朴农民， 他们着迷于自己无私的人格、 无愧于自己的良
心！ 却不仅未得到我们的同情，反而心怀芥蒂，想当然地认
为他们素质低下，寄居在此会给院落带来安全隐患，而今天
发生的这一幕不但令我感动， 同时也令我倍感羞愧， 为自
己，也为我的邻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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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与雇主

苏富琼

俗话说得好，家有一老，无价之宝。 土家人习惯
把家族中最年长、辈分最高的老人叫“老蔸”。 “老蔸”
就像土家人的茶罐，子孙如大大小小的茶杯，偎依在
茶罐的身边。

雪花纷飞，小山村洁净得一如母亲的心，等待回
乡游子的欢声笑语，荡起涟漪。 村子里炊烟袅袅，左
奶奶在厨房里忙着摇纱布包过滤黄豆汁液做豆腐，
吊包的木架用绳索挂在楼板上、 一摇就咯吱咯吱地
响， 吊包里的黄豆汁液不断地流到地上放置的簸箕
里。 紧邻的一间是烤火屋， 窗边站着的一位清瘦老
人， 是左奶奶的婆婆， 左奶奶的孙子叫这位老人太
太，大家就都跟着叫太太，也叫“老蔸”，包括外姓人，
这是土家人习惯的称谓，包含着敬重。

“老蔸”今年 94 岁高龄，眼睛好、耳朵好、腿脚也
好。 她中年丧夫，一人把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拉扯成
人。 世事沧桑，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四个儿子留在
身边单独做了房屋，两个女儿出嫁到了另外乡镇，如
今，十二个孙子远在外地工作，并有了三个重孙。 “老
蔸”喜好安静，单独过着日子，一日三餐，随心所欲。
自办菜园，风轻云淡。

“老蔸”站在窗边，望向窗外，我站在门边，静静

地看着“老蔸”。 火坑里，五六根长长的木柴垒在一
起，燃烧成火红的头、高高的火苗舔着炊壶底，开水
中的泡泡冲击着壶盖，发出啪啪啪啪地响声。 兴许是
累了，“老蔸”挪移一下身子，双腿跪到了窗边的一把
沙发椅上，再次把头转向窗外。 窗外，雪花依旧在飘，
远处蜿蜒的小山路、田野、小树林已成了白色。 我怕
惊吓了老人家，一声不吭地站在门边、盯着她看，想
着自己的小心思。 我和儿子都是外婆带大的，一晃，
外婆已去世近 20 年，不知道为什么，年代越久远，外
婆却离我越近，越清晰，每次看见长寿老人，我就莫
名的羡慕，喉头涌起一阵热浪，不敢发出声音。

或许有一种感应，“老蔸”回过头来发现了我。 我
弯腰抱起地上的一纸箱小点心冲她笑着说：“太太，给
您老超市上货啦。 ”“老蔸”向前挪动几步，我也站到了
窗边更明亮的地方，挨近了“老蔸”，她习惯性地抬起
左手臂，用手背去拂拭双眼答道：“坐，坐，泡茶喝。 ”

我帮忙把小点心放到“老蔸”的超市。 “老蔸”的
超市品种丰富，有“老蔸”用衣兜捡回来的板栗、核
桃，亲手掰回家的向日葵、背回家的花生；有奶奶做
的包谷花生糖、包谷芝麻糖、土豆片、红薯片；有祖辈
流传下来的三轮车、跳绳、三角画、弹弓、小木枪、陀
螺等各种废物利用做成的玩具； 还有儿孙们搬回来
的糕点、牛奶和罐头……

我帮“老蔸”整理超市，夸“老蔸”超市里的板栗

保管得好， 剥开一颗板栗放入嘴里， 嚼起来很有劲
道、清香，好吃得很。 “老蔸”笑笑说：“板栗容易睡着，
睡着了的板栗干枯，很硬，像铁钉，不能吃。 我把板栗
装入布口袋，每天都去拍打布口袋里的板栗，翻动布
口袋，板栗就不会睡着，也不生虫子。 ”我偷偷地笑，
这多像“老蔸”天天去看孙子、重孙子啊。 我揣想，太
太在拍打板栗的时候，也会想起儿孙们的笑脸吧。

我轻轻摇动着蔑制的摇窝， 陈旧的摇窝在昏暗
的光线里吱呀吱呀地响。 “老蔸”告诉我，这个摇窝睡
过爷孙三代人。 村子里谁家有了小孩子，也要借过去
用， 摇窝到底睡过多少个小孩子， 老人家也记不清
了，她只记得：“大儿子浩浩特别娇气，每次抱着熟睡
以后，只要一放摇窝就醒啦，吵着闹着要抱。 现在，重
孙陌陌最喜欢爬到摇窝里玩呢。 ”“老蔸”摸着超市里
的陀螺、小人书、算盘，向记忆深处打探往事。 我看着
“老蔸”的超市，有一种温暖悄悄把我包裹。

喇叭声声，小山村渐渐热闹起来。 “太太，您老的
超市就要开张了哟。 ”“老蔸”依旧是抿着嘴笑，脸上
的皱纹像一朵荡开的涟漪。

四辆小汽车依次停到了老屋旁， 七八个小孩子
从车里钻出来，奔向“老蔸”。 孩子们呼长唤短，把“老
蔸”团团围住。

三岁多的小女孩陌陌有点儿晕车， 躺在妈妈的
怀里不爱下地，爸爸提醒说：“陌陌，去看看太太的超

市，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啊。 ”聚在“老蔸”身边的孩子
们一听， 纷纷散开跑进屋子里。 陌陌挣脱妈妈的怀
抱，刚起步，几个小趔趄也跟着进了屋子。

孩子们三三两两从“老蔸”的超市里跑了出来，
有拿着板栗吃的、有小心翼翼剥柿子皮的、有拿着小
铁锤敲打核桃的、有捧着花生和瓜子送给爷爷的、有
用盘子装着花生、芝麻、玉米包谷糖，在长辈们中间
穿梭请大家品尝的、有拿着云片糕喂到“老蔸”嘴里
的、有拿着陀螺跑向院子中央的、有拿着弹弓冲到小
树林里的、还有拿着小人书倒在爷爷怀里的……

“老蔸”的超市里到处都是人，像一群喜鹊归了
窝，“老蔸”端坐在喜鹊们的中间，只笑不语。

过年啦，分散在各地的子孙都要奔向“老蔸”，奔
向“老蔸”的超市，从玉米面里刨出一截包谷糖，用铁
锤轻轻一敲，包谷糖立刻散成几块，从中挑选一块，
找出一双筷子，夹住包谷糖，放到熊熊燃烧的火苗边
烤， 包谷糖的表面在跳跃的火光里鼓起大大小小的
泡泡， 然后用一只筷子把糖泡泡一搅， 乘热送入嘴
里，芳香温暖，入嘴即化，甜而不腻，仿佛骨头里都有
了清香，这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乡愁。

“老蔸”就像土家人的茶树一样，年年春天发新
芽。 “老蔸”的超市要上货啦，“老蔸”的超市又要开张
啦，始终是儿孙们最幸福的牵挂。 “老蔸”是游子的
根，有了根的游子日子过得安稳放心。

“老蔸 ”的超市

欧阳

节后开工上班几天了， 关于春晚的话题仍不绝于
耳。 这也难怪，加上网络春晚什么的，各地电视台都播
出了各自立足春节的综艺晚会，可见用心良苦，接下来
元宵节类似的综艺晚会一定也是少不了的， 估计爱吐
槽的人依旧不会轻易放弃喧闹的机会。

下这样的判断， 倒不是因为网络上好坏两极的争
议。 我有多年没看春晚节目了， 其优劣与否没资格评
说。 然而，看到各执一端的春晚评价，感觉各方面的欲
求可能都有些夸张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看来，
这台最重要的综艺晚会无论是热情夸赞还是失望责难

都充斥着过于主观的想象。
就拿老观众挑剔的视角来说吧 ， 用记忆中的

好———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晚———来贬损时下的

不好，其实不太厚道。 基于那个时候的背景，观众对春
晚的喜爱以至于守望，除了节目本身的因素之外，实际
上更多的原因是环境、心理层面的。

想当初，撇开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别说文艺
晚会，就是那个时代盛行的演唱会之类，绝大多数人别
说从未莅临， 就是在电视中也很少目睹———连电视在

众多的中小城市也都是稀罕物件儿。 在这样的现实环
境里，抛开创意不论，随便来一个综艺大荟萃，必然是
想不好都不成，毕竟那个时候“春晚”对绝大多数观众，
甚至是节目策划制作者来说， 都是充满新鲜感觉的旅
程。实际上可能都没有人往优劣这个念头上想，对没有
参照来比较好坏的观众而言，自然一概是好看得很。

等到一年一年的跟着晃悠，观众变“内行”了，也固
执地构建了好坏判断，这种时候其实已经很难整出新花
样了。 就像美国大片刚进中国的时候，说惊叹那些画面
和科技制作不夸张吧？ 可现而今，见怪不怪的影迷们有
多少人还会对曾经刺激神经的特技成果津津乐道呢？

我不知道时下的导演大腕们怎么还会信誓旦旦，
面对“老油条”级别的观众，我觉得实在难以构想出绝
活吸引他们的眼球。

再来看综艺舞台的主角们。网络时代的演艺圈，刷
屏的流行面孔们除了刷漆磨面的容颜， 已经很难找到
生动美丽的视觉效果了，就连在音乐这么抽象的领域，
也被商业涂鸦制作成了人像故事， 所谓的突破精进哪
里有那么容易。

而内容多半也是如此。 这方面如若真想有所谓的
常变常新，我们就得假装深刻一下，因为这种期许一定
是思想层面的，也只有思想才有无尽的吸引力。 然而，
晚会本就不是思想舞台，思想本身也不适合娱乐，更何
况在消费主义潮涌下， 连永恒的爱情都必须有经济基
础的铠甲护佑，面对毫不在乎诗意境界的、最为广众的
老百姓受众， 别说思想意味， 恐怕诗意兴趣都会漫画
化。 春晚如何是“好”呢？

至于那些指斥不好的说法，客观说有些过头。怎么
样才是好呢？ 挑刺很容易，那些讥讽话说习惯的嘴，其
实脑子里差不多都没有怎样策划设计才好的具象方

案，所说多半也是不着调的牢骚话。
这么说可能有人不服。 那么我们来看群众自己把

持的节日问候设计吧。当初短信开始时，确实有让人惊
喜热赞的文字，华夏一派人才济济的样子，然而过了仅
仅两三年，基本上全部沦为陈词滥调。 好在有微信，一
时天下英雄本色再彰显，又是书法又是动图，或者还有
微视频，真是才情翻涌。结果呢？还不是没两年的热闹，
现而今大家才觉得一个一个名字的写点问候套话反而

才有真意。自己看着办就不为难自己了，好些人干脆连
问候都免了，也没谁说优劣，没谁抱怨缺乏创意。

春晚本来的面目大概齐也就是如此。 那么多年下
来，模式基本固化，您想脱胎换骨不知道得有多大的动
静。即便真去实践，观众们未必会从习惯了的陈旧心理
中华丽转身，再者说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文化差异
那么复杂的一个群体，真出现众口一词的赞颂，反倒是
有些不大对劲了。

就像您发送的微信意欲一样，其实，春节综艺晚会
就是新年的一声节日问候，热闹、喜庆、祥和就很不错
了，至于好坏的谋划，下回主办者就别焦虑了，而吃瓜
群众的吐槽本也是常态，大家真没必要想那么多。

吐槽是常态
不必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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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智萍

小妹的春节假期比较短，过了初五，她就得踏上回城的
车。 一家人送她去车站时，偌大的等候厅里早已挤满了人。
我看了看，几乎都是父母来送远行的孩子。

站我身旁的小伙子，背个大大的包，手里推着旅行箱。
他的父母在边上事无巨细地千叮万嘱，父母絮叨，小伙子皱
着眉头嚷：“我知道啦，没完没了。”“好好好，不说了，你能照
顾好自己就好了。”当妈的看了小伙子一眼，赶紧打圆场，父
亲也即刻闭上了嘴。

“你别老玩手机呀，东西要看住了，别什么事都稀里糊
涂的……” 一旁， 一位大叔也正叨念着正埋头玩手机的女
儿。 见自己说了半天，女儿连头都没抬，他有点生气了：“跟
你说话呀，听到没有。 ”大叔说着，拍了拍女孩的肩。 “听到
了，唠叨老爸。 ”女孩抬起头，一脸宠笑地望着父亲。 “你呀，
只要不抱着手机睡觉我就放心了。 ”大叔说着，慈爱地又拍
拍女儿的肩。 “我会的，爸。 ”女儿笑着应声。

“妈妈，你能不能不要走……”角落里传来的孩子的哽
咽声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扭过头看。原来是一对年轻的夫妻
在安慰他们的儿子。 那男孩五六岁的样子，正泪水涟涟，拉
扯住妈妈的手。 男孩身后，估计是他的爷爷奶奶吧，他们宽
慰着孩子：“你爸妈出去工作，很快就能回来看你的，只要你
表现好，他们以后就把你接出去读书了。 ”年轻的爸爸正摸
着男孩的头对老人说：“爸、妈，又得辛苦你们了……”说着，
我看见他眼角濡湿。

一个中年男子跪在地上，对着年迈的母亲深深鞠躬，他
没说话，脸上却全是泪水。 老人踉跄着扶起儿子，替他拭去
脸上的泪水。 旁边一对男女也帮着扶起男子，说：“哥，你在
国外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老妈的，你想她了就和她视频聊
天，国外虽远，但现在有视频电话，不影响你们见上面。 ”

听到旁人的议论，我才得知，中年男子远在非洲，三年
了才回来过一次年，这次出去，不知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老
人一直没说话，她默默地端详着儿子的脸庞，轻轻抚摸着。

看着这一幕，我心里也莫名感伤，这离别的车站正上演
着世间百态。每一个远行的亲人都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孩子
走得多远，父母的心就跟得多远。

离别的车站

春节家政缺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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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斌

我们“家”有个不隔墙的后院儿，人们俗称它“家
里的园子”，是大家工作之余思考问题或周末休闲的
地方，一天不来都觉着想得慌。 说是我们的“家”，其
实是大家工作的地方， 因为都觉得这里环境比家还
舒适，就愿意多来，所以把它称之为“家”。

这个园子分三块儿， 中间是书屋， 东边是清水
池、湿地，西边是“百草园”。

先说清水池吧。 进了家———石家庄高新区供水
排水公司供水厂大门， 穿过办公楼和供水车间中间
的马路， 右侧上去十多个木质台阶， 就看到一番风
景：由木桥连接起来的匝道躺在水面上，周围是浓密
的芦苇，芦花像丝绒，又像天鹅的羽毛，它们随风摆
动，又像在跳集体舞。

清水池里有六棵盆栽的棕榈树分布摆开， 看到
这一景，脑海里马上浮现杭州西湖的“三潭映月”。黑
陶盆在水中托着黑树干的棕榈树，点缀在水面上。池
中养着许多观赏鱼，人从桥上一走，立即招惹鱼儿前
来“欢迎”。

再看“百草园”，百草园是建在土岗上的，据说这
土岗是建厂时安装抽水设备挖土方堆起的， 大约有
两三千平方米那么大，这里种了一百多种花草。我去
过鲁迅先生故居，这百草园没他家的有名气，但面积
却是大多了。

百草园中“鹤立鸡群”的花叫秋英花，也叫波斯
菊，还叫张大人花，大家还错认是格桑花。它的颜色，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多，鲜红的如血，粉红的如胭脂，
洁白的如云， 白花长了红边的和花蕊长了一圈儿红
的像缤纷的蝴蝶。它的枝条虽然纤细，但花开得很骄
傲。 院子里有个精致的小屋，为书屋服务的志愿者、
食堂炊事员王运谦师傅介绍说，这是和平鸽之家，有
几十只鸽子在这里居住。不远处有个四角亭，它挺立
在花丛中，也像似在画中。 走在木板路上，突然传来
几声鸟鸣，清脆悦耳，此时此景，宋代曾几的两句诗
也自然冒了出来：“绿阴不减来时路， 添得黄鹂四五
声。 ”

书屋取名“润物细无声”，门前有一条短河，大约
比承德“避暑山庄”里热河长不了多少，可它上游是
一个小瀑布，小河面上还有一架木制小桥，使这书屋
门前雅致了许多。书屋门的右侧有一棵“柿宝”树，这

树不常见，上面结满了果子，像幼枣那么大，王师傅
说，这树嫁接后才能结出柿子。通过柿宝树的嫁接变
化，继而想到人，人不是靠嫁接变化，而是靠学习别
人的长处， 靠读书才变化提高的。 树的身后就是书
屋，是潜移默化变化人的思想灵魂的地方。

书屋是建厂初期请专家讨论设计和小住的地
方， 荒废了很多年， 后来主人把它打造成了休闲书
屋。这座两层小楼，如今装扮得让人一接近就不舍得
离开。 小楼的多半拉被“爬山虎”掩映着，深秋，爬山
虎的叶子大部分已变成红叶，使它披上了神奇盛装。
楼的东侧，是一片绿篱，绿叶搭在窗户玻璃上。 一楼
是一爿咖啡厅，坐在这里品着咖啡看窗外翠竹，很是
惬意。此时，你会想到东坡先生“宁可食无肉，不可居
无竹”的诗句，窗外有竹，会勾起你无限的思绪。

一楼西南角是“静读厅”，是书屋最大的一个屋，
一张长桌一圈座椅，各类图书摆在身后，这种摆布不
同于常见的阅览室，坐在这里看书会觉得一种休闲。

二楼“朗读厅”最适合年轻人，还有一个叫“随意
轩”的厅，里面放着八个懒人落地沙发，人们在这里
可以谈心，可以争论，可以半躺半坐抱着抱枕遐想。

书屋的两层小楼七八个厅屋，装扮得风格各异，
一桌一椅一盆景，一杯一壶一沙发，不管是摆在桌面
的，还是吊挂的，还是墙上镶嵌的，个个有生气。

这整个园子的室内室外， 不管是看书， 还是品
茶，还是漫谈，还是散步，还是赏花儿或逗鱼儿，都会
觉得休闲、舒适、惬意……

“润物细无声”，常来这里的人，会在这无声中净
化灵魂，思索未来……

我们“家”的园子


